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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视角下《雪的练习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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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籍女作家多和田叶子是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雪的练习生》一书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该作品以动物的视角和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祖孙三代北极熊的故事。在第一部《外婆的退化论》中，讲述了熊外

婆本是苏联的马戏团明星，因写自传而被迫流亡的故事；在第二部《死亡之吻》中，讲述了女儿托斯卡与女驯兽

师在梦境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关系，最终完成了“死亡之吻”这一表演的故事；在第三部《想北极的日

子》中则是讲述了孙子克努特在柏林动物园中的故事。本文将从非传统叙事策略的实践、动物叙事、梦境叙事三

个方面来对《雪的练习生》这部作品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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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和田叶子出生于日本，后赴德国汉堡修读研究

生学位，长期坚持使用日德双语进行文学创作，是世

界文坛上越境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也是当代日本

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擅长使用犀利的文字

打破语言和物种的界限，对传统文学形式进行先锋式

的创新，同时也对世界文坛的跨文化书写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1 非传统叙事策略的实践

多和田叶子在《雪的练习生》这部作品中主要运

用了两种核心的非传统叙事策略：一是通过多重视角

构建女性主体叙事，二是广泛使用具有深刻内涵的隐

喻与象征穿插在叙事中。

1.1 多重视角的女性叙事

女性主义题材的文学常采用多重视角来进行叙事，

通过不同女性角色的视角来进行叙事，从而让读者从

多个角度出发去了解女性角色。在《雪的练习生》这

部作品中，出现了三个核心的女性角色[1]：北极熊外婆、

托斯卡和人类驯兽员厄休拉。在《外婆的退化论》中，

熊外婆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形式来展开叙事，但熊外

婆身上的“性别”标识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她更多地

是作为一个流亡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妻子”或“母

亲”的角色。在《死亡之吻》中，熊外婆的女儿托斯

卡因为对剧本中的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物种歧视提

出抗议，而与儿童剧场的人有了摩擦，展现了当时女

性在艺术领域所遭遇的偏见，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

她的诉求被认为是“目中无人”的失礼和狂妄行为，

展现了在当时女性表达是被压制的[2]。厄休拉是《死亡

之吻》中的核心第一人称叙事者，作为一名女驯兽师，

她在以男性为主导的马戏团中常常是被忽视的，她的

野心与才华常常是被淹没于男性的阴影中的。当托斯

卡与厄休拉的“死亡之吻”表演大获成功时，也象征

着女性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1.2 隐喻和象征的广泛使用

象征和隐喻手法的广泛使用是《雪的练习生》这

一作品的特点之一。

在这部作品中，多和田叶子选择的主人公是北极

熊，而不是黑熊、熊猫或棕熊等其他熊类，是因为在

冷战时期美国的政客常常为苏联赋予“原始人”“没

有头脑的机器”“狂热疯子”等侮辱性称呼，或是比

喻成“北极熊”“危险的掠食者”“豺狼”的缘故
。
“北

极熊”隐喻的即为解体前的苏联[3]。而在书中，外婆作

为一头北极熊出席人类举办的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因

格格不入而不断受人注视；在流亡西柏林的列车上被

别人定义为“少数民族”，还与她讨论了少数民族人

权的问题。这表明北极熊是一种被边缘化的群体，北

极熊虽然是动物，但却能够参与人类的会议，被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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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体系中，但是北极熊和人类的与众不同，又强

调了其身份的“另类”。书中反复提及北极熊的格格

不入象征着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

界格局下，苏联的存在也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在《外婆的退化论》中，熊外婆的自传被海狗未

经其许可而贩卖版权给了一位西柏林的俄语文学学者

艾斯贝格，后者将其翻译成德语发表到文学杂志上，

使得外婆的自传被迅速地传播。但人们并不是真正地

欣赏自传中的文学价值或是熊外婆的经历，而是将注

意力放在了挖掘其背后的“政治性”的内容上，“当

时，人们开始认为，让动物在马戏团演出是侵犯人权

的做法……人们相信，动物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遭到

迫害……这群记者把我写的文章当做了虐待的证据。”

此处隐喻着西方国家通过抹黑和断章取义某些文章，

并将其作为攻击苏联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证据[4]。而这一

事件发生后，“头头们似乎留意到我的作品成了西方

各国的话题。有一天海狗寄来一封快信，宣布‘连载

终止’。”可见在舆论发生后苏联当局采取的行动是

中止连载和边缘化作者，象征着苏联体制在舆论战中

的封闭和缺少有效的策略，这么做不仅没能挽回声誉，

反倒进一步坐实了西方国家的指控。

熊外婆的遭遇象征这苏联流亡者在当时冷战时期

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在祖国他们是格格不入的、被压

制和不受待见的“叛徒”；在西方他们则是被当作抹

黑和攻击苏联的工具而被利用；而流亡者本身的经历

和遭遇很难被真正地倾听与理解。

2 动物叙事

动物叙事通过塑造动物形象来讲述关于动物的各

种故事，并由此深入探讨社会、文化、人性等更深层

次的主题。《雪的练习生》一书的三个部分由三代北

极熊以第一人称动物的视角展开叙事，这是该作品最

核心的动物叙事策略，不是将动物拟人化，而是完全

沉浸于动物自身的认识、思维和情感世界[5]。

书中熊外婆把学习战力时感受到的疼痛称为“地

板痛”；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动作：“会带来方糖的

动作，会让鞭子飞过来的动作，没有鞭子飞过来也没

有方糖的动作”，通过这三个动作去理解世界；嗅觉

相较于人类要发达许多，“我的感觉当中最可靠的是

嗅觉。……我从未被气味欺骗过。”熊外婆不仅能嗅

到香水掩盖下的汗味儿、狐臭味儿或是大蒜的气味，

甚至还能够闻到谎言的味道，并且在闻到不好闻的气

味时会忍不住烦躁或呲牙；把人权理解为“似乎是有

着大身体的家伙拥有的权力”。在展开叙事时，会使

用一些动物性的语言，如“这儿是马戏团。天下的会

议都是马戏”“幼时的记忆像蜂蜜，有种扑鼻的甜”

“写作的行为很像冬眠，从旁看来也许像在打盹，其

实冬眠者正在洞里催生记忆”等。这些都是动物特有

的、与人类不同的认知模式，作品从动物主体出发，

让动物成为整个故事的叙事者。

《雪的练习生》这部作品在透过北极熊的视角讲

述故事的同时，也隐含了对社会、文化和人性方面的

思考与批判。北极熊在整个文本中作为历史和政治的

载体而存在。熊外婆在苏联所经历的冗长且无意义的

会议（如《自行车在我国经济方面的意义》）、因被

西方曲解作品而遭受针对而被迫流亡西柏林，是对冷

战时期苏联官僚主义和压抑氛围的讽刺。透过北极熊

的视角，也揭示了动物是如何被人类工具化的：熊外

婆写的自传被翻译传播到西德后成了西方国家用以证

明社会主义国家虐待动物的证据，将她的文字当成了

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在《死亡之吻》中，熊作为

政治礼物为拓展邻里关系而被送来送去；为招待和取

悦克里姆林宫的官员而让厄休拉和托斯卡展现“闺蜜

情”；在《想北极的日子》中园长为了能让动物园获

得更多的关注度而把克努特当成了话题炒作的工具。

这些情节都表明了人类的行为本质上是把动物工具化，

剥夺了属于动物的自然生存和生活的权力，展现了动

物的生活困境。由此而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

希望透过动物本身的视角，通过动物自身的故事，让

人类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思考动物作为和人类一样平等

的生命的真实存在。

3 梦境叙事

梦境叙事即为梦境与现实交错的一种叙事手法，

在《雪的练习生》这部作品中有多处运用了梦境叙事

的手法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外婆的退化论》中，从苏联马戏团退役的北

极熊外婆在基辅的一场官僚会议因为幼年的记忆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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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闪回而惊醒，为了想要忘记这一段记忆而开始了

自传的写作，而后推动了出版作品、被西方恶意曲解、

离开苏联前往西柏林、流亡加拿大等一系列问题的发

生。在《死亡之吻》中，梦境是厄休拉和托斯卡建立

关系的核心动力。厄休拉临危受命，需要在苏联高官

来访时展示一场震撼的表演。在排练节目和丈夫失常

的双重压力下，厄休拉与托斯卡在共享的冰原梦境上

相遇，在梦中，身为人类的厄休拉能和北极熊托斯卡

直接进行对话，分享彼此最私密亦或是最痛苦的记忆，

厄休拉在梦中答应了要为托斯卡写传记，帮助托斯卡

从它母亲的自传中释放出来。这个共享的梦境空间为

厄休拉和托斯卡提供了一个沟通的空间，促进了整个

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推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由驯兽师

和动物之间的操控关系转变成了平等、共情的友谊甚

至是类似母女的亲密关系。

在《雪的练习生》这部作品中，梦境也是一种被

压抑的创伤的表现。弗洛伊德认为羞耻或创伤被意识

所压抑，但他们并没有消失，在意识的控制力减弱时

会浮现出来。在《外婆的退化论》中，熊外婆的脑袋

中常常会出现自己在幼年时被伊万训练和惩罚的记忆，

这些记忆多以闪回梦境的形式出现，不断地穿插在熊

外婆的故事中。这些片段式的梦境让熊外婆感到无比

难受，为了忘记这些记忆，外婆开始了自传的写作，

这些梦境其实就是熊外婆压抑自身童年创伤的表现。

在第二部《死亡之吻》中，女驯兽师厄休拉在临危受

任要为苏联高官表演一出精彩绝伦的马戏表演的压力

下，和北极熊托斯卡在冰原梦境中进行了对话。在冰

原梦境中，厄休拉将自己在童年时期对昆虫的极端恐

惧和由此而来的痛苦向北极熊托斯卡全盘托出，这一

部分梦境叙事体现了厄休拉的焦虑和压力和被她压抑

在潜意识下的童年的恐惧和痛苦的回忆。

结语

《雪的练习生》这部作品以非传统叙事策略的实

践、动物叙事、梦境叙事三重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

文本空间。这一空间讲述了三代北极熊的故事，引导

读者摒弃人类中心视角，重新去审视人类与动物的关

系，探讨生存困境与身份界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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